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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恢弘滚壮与绝绵哀怨 

    就诗歌所体现的感情而言，《诗经》中祭祀诗与《楚辞。九歌》也是完全不同的。 

    《诗经》三百零五篇，从总体上看，情感基调是积极乐观的.那些诗歌，不论是对劳动场面的摘写、劳动中人物的描写，还是

对劳动对象、劳动成果的描写;也不论它的内容是涉及到爱情生活、婚姻家庭，还是涉及到战争、游宴等等，似乎都有一种抑制不

住的激情充滋于其间。我们只需读读《周南·辈宦》就可了解一斑: 

    采采苯苗，薄言采之。采采第苗，薄言有之。采采茉苗，薄言掇之。采采苹苗，薄言抨之。采采竿苗，薄言桔之。采采第首，

薄言撷之。 

    和总体情感基调相协调，《诗经》中祭祀诗歌也显示出这种积极乐观的情绪来。不过，由于“祭祀”这一特殊题材的制约，积

板乐观的情调在诗中并不具体表为欢快、喜悦、兴奋，更多的则是以一种恢弘豪壮的赞美与歌颂之情体现出来。试看《周颂·天

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炙，文王康之。彼祖炙，峡有夷之行，子孙保之。 

    这是一首周王祭祀岐山的诗。面对着先祖留下的这份基业，周室后裔的那种祟敬、赞美、豪迈之情进发而出。，这是一种民族

的自豪感，是一种由山川河流所引发的，同山川河流一样恢弘而豪壮的感情.《诗经》中另一些祭祀诗，例如《清庙》、《维天之

命》、《维清》也都体现了同样的感情。《周颂·丰年》是周民秋收祭祖的乐歌，其内容主要集中于秋收景象的描写与献祭场面、

献祭心情的展示: 

    丰年多黍多徐。亦有高康，万亿及株。为酒为酸，蒸异祖姚，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简短的乐章中虽没有直接歌颂与赞美先祖业绩的词句，但丰收场面—那满眼沉甸甸的糜和稻，堆积如山的仓糜，隆重的祭礼，

丰厚的祭品，字里行间无疑都示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喜悦、豪迈之情。这是对劳动成果的赞美，也是对劳动和生活的赞美，同时

更是对先祖恩佑的无限感激和赞美.“周颂”中另有一些祭祀诗是以细致描绘田间耕作与作物生长为主要内容的，例如《臣工》、

《载荃》、《良粕》篇。这些诗歌同样展示了恢弘的气象，抒发了豪壮的情感.比方《载荃》中对千人耕田的描写:“载荃载柞，其

耕泽泽。千祸其耘，祖限沮珍”，《载荃》中关于收获的描写:乡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株”，《良招》中关于劳作的描写:

“其笠伊纤，其搏斯赵，以薄茶萝”等等.在这些诗歌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古老的农业民族与天地自然作物质交换、情感交换的

全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先民的勤勉努力为一方，先祖亡灵荫护下的天地自然条件为另一方，二者的配合往往显示出极为完美和

谐的特点.于是，这些诗歌便自然流露出和谐、平静、欢快、甜美的乐观基调，显示着北方中原民族自认为天地宠儿的无比优越与

豪迈的文化心态。 

    《楚辞·九歌》这一组祭祀乐歌则显示出鲜明的南方楚文化的特色。无论是写神还是写人，都时时流露出一缕缕细细的缠绵与

哀婉之情.这种情调自然与整个《楚辞》的基本悄调也是相吻合的.《湘君》与《湘夫人》二篇便充分体现了这种情调。《湘君》开

篇写湘夫人痴情地盼候湘君，却久候不至: 

    君不行兮夷犹，赛谁留兮中洲?美要吵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沉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

·”…这里展示了这样一个修饰娇美的女子，她怀着至深至切的情感等着与恋人幽会，然而，意中之人却久候不至，她的优思与哀

愁便以自白的形式从诗句中缓缓流出，开篇便为全诗奠定了忧伤缠绵的基调。诗歌继而在深沉的优思所导至的幻觉中展开，无情的

现实又将幻觉击碎，在幻想的产生与破灭的意识流程中，主人公极度的优伤与怅惘跃然于纸上。“横流涕兮潺援，隐思君兮徘

侧”，“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捐余块兮江中，遗余佩兮澄浦”·…这里既有湘夫人优伤至极的行为动作描写，又有

她执着于情的内心感受抒写，还有她的猜测、分析、想象.人物复杂情感的基调还是怅惘、优伤、哀怨与缠绵。这是一种“剪不

断、理还乱”的纠缠不休的情，是一种无法排遣，无计解脱的深挚而绵长的情.《湘夫人》与《湘君》的情感基调是基本相同的，

其中关于环境的描写又极强烈地渲染了一种悲伤哀愁的气氛:“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是令人千愁难解的秋景.秋风萧

瑟，木叶纷飞，正是在这样一种令人感到孤独凄清的环境里，湘君痴情地等待着自己的恋人……《九歌》中其他各篇在内容与主题

上虽各不相同，但缠绵婉转、优伤感怀的基本情调却显示着一致性。例如:“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大司命》)，“悲莫

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东君》)，“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痛怀”

((河伯》〕，“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优”“山鬼》)等等。这些诗句传达的感情是那样的细腻，那样的缠绵哀婉，在

《诗经》祭祀诗歌中是绝难找到的. 

    同样是蔡祀诗，《诗经》中祭祀诗与《楚辞·九歌》却有着如此显著的情感差异，除开王室祭祀与民间祭祀的差异之外，中国

北南方文化的不同待色自然是不l言自明的了。 

    《诗经》与《楚辞》祭祀诗歌所体现的中国北南方:文化差异当然不限于上述几点，但仅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已能清楚地看到中

国文化中北方南方有着不同的传统.北方中原文化尚实而质朴，南方楚文化重巫而怪诱，北方中原文化显示着先民与宗族祖先之间

剪不断的亲情，南方楚文化则显示着先民与幻想中的神鬼息息相通的心曲;北方中原文化铸就了民族博大而宽广的胸怀，南方趁文

化则孕育出民族深挚而绵长的情怀，北方中原文化体现着刚直豪壮的乐观精神而逐渐发展成中华文化传统的主体，南方楚文化则显

示着哀婉缠绵的忧伤情调从而丰富完善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性格。而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正是在这样两种主要的且各具鲜明特

色的文化(当然还有更多种地域文化)的融合中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让世人瞩目的中国文化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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